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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冠军的“徐爸爸”，游泳池边燃烧一生
追记中国游泳金牌教练、叶诗文傅园慧徐嘉余的恩师徐国义

本报记者周欣、夏亮

“我宁愿开心地倒在泳池边，也不愿意躺在
病床上，看着天花板、数着一分一秒，郁闷等死。”

他曾被医生预言顶多能活3年，但他从来没
有把病情放在心上，反而有声有色地活了5年：守
护队员、高原训练、出国训练和比赛，带病参加里
约奥运会、2017 年参加天津全运会开幕式代表
教练员宣誓、2018 年参加亚运会……在生命倒
计时阶段，他这样安排自己的人生。

2020 年 7 月 19 日凌晨 4 点 09 分，中国游
泳杰出教练徐国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50 岁。
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为钟爱的游泳事业燃烧
一生。

徐国义原籍浙江宁波，1994 年开始担任游
泳教练。执教 26 年来，他先后培养出叶诗文、徐
嘉余、陈慧佳等众多游泳名将。

其中，叶诗文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
女子 200 米个人混合泳和女子 400 米个人混合
泳两枚金牌，并创一项世界纪录；徐嘉余在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男子 100 米仰泳获得银牌，2017
年、2019 年两届世锦赛蝉联 100 米仰泳冠军。

中国游泳协会的讣告里有这样一段话——
“‘为中国游泳奉献，就是我的本职工作，所

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也是心甘情愿的。’徐国义
教练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赚来”的每一天，都要在泳池边

“你来了？快尝尝我们队里特制的避暑除湿
茶。”最后一次见到徐国义，是 2019 年 6 月 28 日
上午。为准备 7 月中旬在韩国光州举行的游泳世
锦赛，记者去国家游泳队探营。

一走进热气腾腾的游泳馆，就看见他站在饮水
机旁，捧着个巨大的水杯。看不出里面放了什么补
品，黑乎乎的。但他笑容依旧，热情地和记者打招
呼。记者喝了他泡的避暑茶，那份苦涩回味至今。

当时，徐国义带着组里队员从美国外训回来
才两三天，记得他的气色有些暗沉，脸有点浮肿，
但说起训练情况和即将迎来的世锦赛，却神采奕
奕、滔滔不绝。

然而，10 天后国家游泳队举行媒体公开课
时，他没有出现。据说是身体不适住院了，前几天
的训练都是坐着轮椅来到泳池边的。

他缺席了光州游泳世锦赛，只能在病床上看
电视里的转播：弟子徐嘉余蝉联“男子 100 米仰
泳之王”，叶诗文如同“凤凰涅槃”般的重生，收获
两枚世锦赛银牌。两位弟子不约而同地向师父致
敬，“最想把奖牌挂到徐导的脖子上”。

徐国义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病当一回事，尽管
他病得很严重—— 2015 年底，他带队在昆明海
埂训练基地，不时感到头疼恶心，本来以为吃点
药就能顶过去，没想到被硬拉去医院检查后，结
果竟是颅内恶性胶质瘤四级——胶质瘤的最高

级别。
他不得不离开泳池，住院接受治疗。他从来没

离开过队员这么长的时间。上手术台前，他没告诉
队员自己的病情，怕影响孩子们备战里约奥运会。

手术很成功，但医生明确告诉他和家人以及
游泳队领导：得了这种病，一般人撑不过 3 年。

作为浙江游泳的掌舵人，浙江省体育局副局
长、前中国游泳队总教练张亚东很纠结：“作为朋
友，我希望他能够安心静养；作为同事，我知道队
员离不开他。他的态度非常坚决：回泳池带队员。
我们只好满足他的愿望，前提是不能过度操劳。”

徐国义积极进行术后康复，5 个月后，他回
到队里，投入到紧张的奥运会备战中。一顶棒球
帽，掩盖住了他脑袋上那道清晰的伤疤。

“接下来的每一天都是我赚来的！我要对得
起我的运动员。既然我站在游泳池边，我就要做
到最好。全身心投入，用生命换成绩。我这辈子是
离不开泳池的。”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徐嘉余在男子 100 米
仰泳比赛中摘得银牌，实现了中国男子仰泳在奥
运会奖牌“零的突破”。徐国义却满腹遗憾：要不
是自己因病耽误几个月，弟子们还能多拿几块奥
运奖牌甚至金牌。

不是冠军运动员，可以当冠军教练

徐国义性格温润儒雅，说话慢条斯理。他喜
欢钻研游泳训练的那些事，同行们称他为“智多
星”“小诸葛”。他通过多年来众多弟子和主要对
手的相关数据进行对比，支持“技术优先”的理
念。在他看来，他执教过的众多弟子都是“技术型
选手”，徐嘉余、叶诗文的致胜绝招更是“技术”。

训练中，他和运动员说的最多的就是技术。
“嘉余，注意转肩，手入水要这样……”“小
叶……”边说边做动作示范。

“毫不谦虚地说，徐嘉余的仰泳技术就是世
界第一。教练员要用明亮的眼光发现和解决运动
员的问题，技术永远是第一位，好的技术不费体
能，还能保证运动员有健康和协调的身体。”他的

理念得到了国内外教练同行的认可和赞赏。
除了“技术优先”，徐国义还总结出了优秀运

动员必须具备的“四好”，即身体好、条件好、悟性
好、性格好。有了好的性格和品质，才能发挥身体
条件优势，专注、自律和坚持。

徐国义自称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是很成功，最
好成绩就是混合泳全国第三名。“但是我可以当
冠军的教练。我自认为在当教练这事上，我还是
很有天分的，好教练需要悟性、思路和天赋，当然
还需要千里马。伯乐和千里马都可遇不可求，能
碰到一起的机会非常小，一旦碰上，就一定会脱
颖而出！”

徐国义说：“我喜欢琢磨游泳项目的规律和
技术，很有意思，比赛不管是成功失败，我都会反
思，每一场比赛、每一堂课我都会琢磨。我的理想
是练出来男子和女子奥运冠军，现在我们小叶已
经拿下女子奥运冠军，男子奥运冠军的希望就在
徐嘉余身上，龙凤呈祥嘛。我希望我的弟子都能
成为伟大的运动员。”

在日常训练中，徐国义的体力和脑力消耗非
常大，生病后依然在挑战极限：水上课时秒表不
离手，始终在泳池边跟着运动员走，组里几个队
员的训练计划不一样，他就来回走，追着队员看
技术、计时每天要走近两万步，只有训练结束了
他才会坐下来休息；体能训练时注意保护运动
员，一发现有危险情况就得及时干预；休息时还
在想着运动员的情况和数据分析，随时调整训练
计划和方案。此外还要全天候全方位关怀照顾运
动员，更要像父母一样对运动员进行思想、性格
和习惯等全方位的教育……

徐国义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希望带动
运动员的激情。“生不生病我左右不了，我只能该
工作工作，该吃饭吃饭。但是教练员要有气场、有
气势，哪怕我身体再不舒服，从我进入游泳馆的
那一刻开始，我就精神饱满、斗志昂扬，用洪亮的
声音喊出每一个‘预备，走’！趁我身体还能承受
的时候，我得多做些事情。我要用实际行动告诉
弟子们，我都能如此快乐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
和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更没有理由放弃努力。”

自己没有孩子，弟子都是孩子

在弟子们眼里，生活中的徐国义是爸爸，
训练时他是严师，比赛场上他是精神支柱。他
和爱人楼霞没有自己的孩子，但是有一个“大
家庭”——弟子们都是他俩的孩子。

叶诗文在浙江队时是楼霞的爱徒，进入国
家队后就跟随徐国义；徐嘉余13岁时师从徐国
义。其他弟子也都是从10多岁起跟着夫妇俩训
练，相处的时间比父母还要长。“他们都是我的
小孩，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作
品。他们来的时候是一张白纸，我要把他们变
成收藏珍品。”

徐爸爸一板起脸来，气势逼人，孩子们对
他又爱又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当孩子出现
问题的时候，我必须做‘恶人’，严格要求才是
真正的爱护、负责任。”

年少时，徐嘉余曾经因为沉迷游戏，晚上
没有按时休息，被徐国义摔过两次电脑，此后
他再也不敢触碰“红线”。2017 年布达佩斯游
泳世锦赛，第一次加冕仰泳之王后，他急着在
热身池边找到徐国义，一头扎进教练的怀抱。
徐国义宠溺地揉搓着弟子的脸，像对小孩子一
样表扬他：“不错不错，冠军，祝贺你！”

徐国义不是偏激的人，在严加管教弟子的
同时，他更懂得人性化管理，给予足够的尊重
和空间，真正为他们着想，给出理性建议。

在叶诗文的成长路上，他花了很多心血：
没成名时抓训练，等她成为年轻的大满贯得主
后，就狠抓思想，头等大事是摆正心态、拒绝外
界诱惑。叶诗文从伦敦奥运会载誉而归，各种
广告代言和社会活动竞相邀请，徐国义和小叶
父母取得了一致意见后全部婉拒，理由是她才
16岁，未来的路还很长，不要过早追求个人
利益。

状态高峰后必然就是低谷，当叶诗文陷入
“青春期的烦恼”，因为体重问题而成绩下滑，
徐国义没有放弃，始终陪伴她。他还另辟蹊径，

鼓励叶诗文走出游泳队，去上大学，用知识武
装自己，感受同龄人的生活。

在叶诗文要求重归泳池的时候，他甚至劝
阻过她。“我希望她好好享受人生，开拓视野，
如果对游泳没有更高的追求就不要回来，毕竟
她是最年轻的大满贯选手，奥运冠军、世界冠
军都拿遍了。但是她非常坚持，一定要回到泳
池，那我们就说好‘我不会像以前那样督促你，
逼着你训练，一切全凭你内心的热爱，她只要
开开心心享受训练，享受比赛就好。”就这样，
叶诗文一步步找回自信，重回状态巅峰。

在徐国义的温馨“大家庭”里，家庭气氛和
睦融洽，从来没有出现过师徒不和的事情，所
以当得知他离世的那一天，一众弟子都哭了，
已经退役、远在外地的孩子急着订票来京。

而在疫情期间始终坚持训练的叶诗文说：
“一直期待着会有奇迹发生，觉得有一天您会
康复，会重新出现在我们身边。您教导我长大，
带我走上最高领奖台，陪伴我人生中每一个重
要的时刻。也是您教会了我们强大、专注、永不
放弃。……未来的道路，您没法再陪伴我，保护
我了，但无论高光或是至暗时刻，您始终是我
心中最明亮的光，指引我前行！徐爸爸，我永远
敬爱您，永远想念您。”

曾经长期跟随徐国义组训练的傅园慧最
信服徐爸爸。徐国义当初生病的时候，她焦虑
失眠；当他回来后，她又满血复活，里约奥运会
上一举摘铜，“洪荒少女”的头衔一夜成名。“他
就像爸爸一样自信果敢，平时和我聊得很多，
特别了解我。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训练和比
赛都会勇往无前。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傅园
慧说。

徐嘉余则发誓要把奥运金牌带回来：“徐导
安心，您对学生的期望学生清楚记得，光州蝉联
时您在病榻上对我讲，这不算什么，东京才是你
的舞台。徐导走好，待明年盛夏，带金牌回家看
您！”

浪漫留给泳池，笑容永远灿烂

“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带队员训练，只要在
他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他干一天，我陪他一
天。”爱人楼霞最了解自己的丈夫。这对默契的
泳坛夫妻被称为“黄金搭档”“神雕侠侣”。

楼霞当运动员时，是浙江省第一位参加奥
运会的游泳选手，她当教练后也非常出色，完
全有资格进入国家队执教。但是因为和徐国义
的夫妻关系，她“牺牲”自己，长期留守浙江队
执教，挖掘培养苗子，输送给国家队，两人联手
打造出一条冠军培养“流水线”。

楼霞喜欢浪漫，徐国义却始终没有学会。
1997 年结婚时，两人没有婚纱，没有仪式，更没
有蜜月，连结婚证上的合影都是各自的照片拼
接成的。夫妻俩唯一一次出国旅游是 5 天 4 晚
的邮轮游，因为这不会影响他带队员。

“他把浪漫留给了泳池，工作起来就像‘脱
缰野马’，心里想的永远是队员和训练。”对于丈
夫的热爱，楼霞没抱怨过。为了支持丈夫一辈子
的“泳池浪漫”，里约奥运会后楼霞进入国家队，
生活中照顾徐国义，追着他按时吃药休息；训练
场上，两人并肩战斗，一起备战东京奥运会。

两年前，徐国义登上《朗读者》的舞台，朗
读了王蒙的《人生即燃烧》，献给热爱游泳事业
的孩子们。那篇文章完美诠释了他的人生信
条：“一个人就是一种能源，人的一生就是燃
烧，就是能量的充分释放。能量应该发挥出来，
燃烧愈充分愈好……”

如今，在国家队游泳馆，进出泳池的走廊
墙上还展示着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光荣榜，照片
上的徐国义依旧笑容灿烂。“燃烧自己、点亮别
人”，他的精神必将激励中国游泳人继续前进。

（上接 13 版）
“她在国内高校首开《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课，是第一位系统地把西方建筑历史、理论和学
术思想介绍到国内的学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建
筑学家郑时龄是罗小未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学
生，他记得与老师相处的诸多细节。

“编写历史教材是一项浩大工程。当时，不
仅关于建筑学的文献资料极其有限，编写者自
身还需要历史、政治、经济、哲学、科学等多学
科的知识储备，罗先生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郑时龄说，罗小未始终认为要想把建筑史讲明
白，就要有丰富的图像，因此她收集图片、制作
幻灯片、建立教学档案，做的都是开创性的
工作。

凭着热情与毅力，罗小未相继主持编著完成
《西洋建筑史概论》（1955 年出版）、《西洋建筑史
与现代西方建筑史》（1957 年出版）等近 10种建
筑史相关教材，其中 1961 年出版的《外国建筑史
参考图集——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建筑史附册》
等教材内含丰富图片。这些教材的影响，遍及全
国相关院校。

改革开放后，罗小未迎来她教学与学术生涯
的黄金时代。怀着兴奋感和发展中国建筑教育的
强烈使命感，她积极走出国门，带着问题去，带着
办法回。

每次出国，她不舍昼夜地与外国同行进行学
术交流，先后采访数十位西方著名建筑师，以了
解世界建筑领域的发展动向和先进经验。实地走
访巴黎歌剧院等地，罗小未望着这些自己讲了 30
年，却素未谋面的建筑，就像遇到了“多年不见的
老朋友”。

回到国内，罗小未组织编写的《外国近现代
建筑史》多次再版，现已成为全国 300 余所建筑
院校共同认定的教材。

兼收并蓄，也理性、自信。罗小未是国内建筑
学界最早提出建筑史研究必须破除“西方中心论”
的学者之一。她强调，学习西方一定要“知其然又

知其所以然”“无法分析批判也就难以借鉴”。
“罗先生组织的国际交流不是西方文化的

单向输入，她实际扮演着东西文化交流使者的
角色。”伍江说，在国外知名学府访问时，罗小未
作了大量关于中国传统建筑、古典园林以及空
间思想的讲座，她说过，“连西方学者都非常渴
望了解中国建筑文化，我们怎么能妄自菲薄？”

院士、教授们的女“先生”

“学生是太阳，我是月亮，要让他们发出光芒
照亮我才好。”罗小未曾这样对家人说。

在同济建筑系，罗小未是迄今唯一被唤作
“先生”的女教师。“这一称谓所表达的，是几代师
生对她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对学识的敬畏。”郑时
龄说。

1964 年，郑时龄本科三年级。罗小未《外国
近现代建筑史》的课后作业是写一篇小论文。“我
当时下了很大功夫去查文献，写了篇有关建筑与
艺术关系的文章交上去。罗先生看出了我的努
力，告诉我这篇文章可以继续完善。这个鼓励让
我自此爱上了建筑历史与理论这门学科。”

1978年，郑时龄回同济攻读硕士学位，再次
聆听罗先生教诲，而他在学术期刊上发的第一篇
论文，正是当年那份作业的延展。

1982 年秋，罗小未出访归来，在同济大学文
远楼 106 教室开讲座，引发“追星”效应，不仅教
室里人头攒动，教室外也围了几圈学生。那其中，
就有如今的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
李振宇。时隔近 40 年，他还记得那场讲座的内
容，“罗先生当时讲了‘波士顿的提问’‘墨尔本的
启示’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当年，李振宇曾悄悄
混进课堂，听罗小未讲课。被发现后，老师告诉
他，“我的课不能随便不听，也不能随便听，要
听先在系里面办好手续。”

“她的严格是出名的，个别同学论文写得
像散文，会被她拿出来作为反面案例；她的慈
爱也是出名的，我们成立业余社团‘青年建筑
学会’，她慷慨地把当时珍贵的幻灯机、幻灯片
借给我们，还常来给我们开小灶；同学们关于

‘不要重修圆明园，应辟为遗址公园’的意见，
就是在她直接关心下形成的……”回忆起罗老
师，李振宇想说的太多。

教了一辈子建筑史，建筑史到底是什么，
又该怎么教？罗小未的观点是：每个时代都有
建筑师和工程师，他们充分利用，而且是创造
性利用所处时代的物质技术条件，满足社会对
建筑的物质与精神需要。因此，建筑史是文化
史，也是思想史。

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博士学位期间，
伍江经常收到罗小未推荐的书单：西方近现代
哲学、西方心理学、西方社会学……这些读完，
还有古希腊史、古罗马史……

“她同时告诉我，这些课她本人教不了，同
济的老师也未必讲得好，要学就去向上海最好
的老师学。”在罗小未帮助下，伍江曾在每周末
赴上海社会科学院“补课”，复旦大学的多门哲
学社科类课程也进入了他的选修课清单。

建筑史是文化史，也是思想史；而建筑存
在的一大意义，就是让生活更美好。秉持着这
样的理念，罗小未除了教学生如何读书，也教
他们怎样生活。

“建筑就是人们的生活空间，如果你自己

都不热爱生活，你怎么为别人创造美好生活
呢？”朴实的话语，让众多学子受用一生。

罗小未本身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当
过羽毛球队队员，学过芭蕾，早年还曾被学校
声乐系录取。条件艰苦的岁月，罗小未为了给
女儿做一件衬衫而想尽办法，布料不够，她就
缝上漂亮的蕾丝。

自己的学生不会照顾怀孕的妻子，罗小未
看不过眼，经常买块肉就亲自上门，手把手地
教年轻人怎样熬汤。她总说，做学术一定要不
食人间烟火吗，对生活的体悟也该是这个领域
教育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师从罗先生，你就会知道学好建筑学绝
不仅是画好图纸就行的。”郑时龄说。

爬上脚手架的八旬“女神”

“城市要有个性，城区也要有自己的个性。
最好、最有价值与最现成的个性便是该地区与
生俱来的历史文化特色。因为这些特色既非他
人所给予，也非他人可以取走或拷贝的。因而
在规划中如何充分利用与发挥这些个性与特
色的潜力，如何协调旧城改造和历史风貌区保
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保护本地区历史文脉的
基础上推动老城区的功能升级，成为本规划研
究能否成功的关键。”

这段文字，摘自罗小未主编的《上海老虹
口北部昨天·今天·明天——保护、更新与发展
规划研究》一书。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罗小未深度参与了
上海一系列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的制
定，以及上海历史建筑的修缮再生指导工作。

在不少建筑师看来，罗先生是上海地方文化遗产
保护工作的重要开拓者：从广受关注的淮海路历
史风貌保护，到新天地和外滩源的保护改造项
目，无不凝结着她的智慧和辛劳。罗先生也因此
被业界誉为上海近现代建筑“保护女神”。

2008 年，邬达克设计作品、被誉为“远东第
一影院”的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在修缮时遭遇难
题。建筑师发现，影院观众大厅的吊顶有 7 层涂
料，每改建一次就上了一层色，已完全看不出最
早的颜色。

为尽可能地恢复原貌，建筑师走访多位早年
来此观影的老人，其中就包括罗小未。在这次修
缮中，年逾八旬的罗小未两次爬上三层楼高的脚
手架，对细节反复确认，敲定最后的修缮方案。而
今观众大厅的浅灰绿色屋顶，正是罗小未拍板定
下的。

前些年，国内某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偏离实际，
导致千城一面，甚至出现“博眼球”式的建筑，令罗
小未感到惋惜。“每一代人都应该为优秀文化的延
续作贡献，建筑系师生更要担起这个责任。”她亲
力亲为，连续多年以重要评委身份参与城市优秀
住宅设计奖的评选工作，即便年事已高，依然克服
困难参加。伍江说，先生就是希望通过评选，向建
筑界传递正确价值取向，促进“建筑让生活更美
好”的理念成为业界共识。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95 年的时光也不过一
瞬。好在心火不熄，在同济校园里，总是有人讲起
罗先生的故事：

她是如此理性的人——学界曾经一边倒地
批判西方、学习苏联，继而又转为批判苏联，她却
始终坚定地认为，好东西就应该借鉴，“不能把小
孩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她又是如此感性的人——在身体最差的时
候，只要听到学生的名字，她就眼里有光，就能乖
乖地多吃几口饭。

“我们永远怀念罗先生，也将永远追随罗先
生。”这是许多中国建筑学人的共同心声。

院士教授们的“优雅先生”，老上海建筑的“保护女神”

▲徐国义和叶诗文合影。 图片来自叶诗文微博 ▲一站到泳池边，徐国义就来了精神。 摄影：李婕睿

“生不生病我左右不了，我只
能该工作工作，该吃饭吃饭。但是
教练员要有气场、有气势，哪怕我
身体再不舒服，从我进入游泳馆
的那一刻开始，我就精神饱满、斗
志昂扬，用洪亮的声音喊出每一
个‘预备，走’！趁我身体还能承受
的时候，我得多做些事情。我要用
实际行动告诉弟子们，我都能如
此快乐享受着游泳带来的乐趣和
对未来充满信心，他们更没有理
由放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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